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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重塑全球生产格局的当代语境下，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视角，分析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

济的互动机制及其发展路径。从要素维度看，数据要素的“非排他性”与马克思“共同占有生产资料”

思想存在紧密关联、数字劳动具有创造性劳动与异化风险并存的二重性；从协作维度看，数字技术推动

了从“工厂手工业分工”到“全球数字协作网络”的演变并且“新质生产力 + 数字化”有利于更好地实

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分析了数字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存在辩证关系。

针对数字经济时代下新质生产力发展可能带来的问题，进一步探讨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的中国路径，从

而更好地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健康发展，为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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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where the digital economy is reshaping the global production landscap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and development path between new-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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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from a Marxis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elements, the “non-exclusivity” of data elements is closely related to Marx’s idea of “com-
mon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digital labor possesses the duality of both creative 
labor and the risk of alie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aboration, digital technology has driven 
the evolution from “division of labor in factory handicrafts” to a “global digital collaboration net-
work”, and the combination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 digitization” is conducive to better 
realizing human freedom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employs Marxist contradic-
tion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gital economy empower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response to potential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new-qual-
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it further discusses the Chinese path for developing 
digital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aim is to better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igital Economy, Interactive Mechanism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在当前时代背景下，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它们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形成

了一种耦合性。所谓新质生产力，指的是生产力实现了质的飞跃。新质生产力仍然是生产力范畴，依旧

是人类利用、改造自然以满足自身需要的生产能力[1]。但是新质生产力突破了传统经济增长和生产力的

发展模式，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点。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通过创新驱动，摆脱过去的老

路子，用更先进的技术、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质量来推动经济发展。这种生产力符合当前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需求，在数字时代更展现出融合性，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而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它

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主要载体，依靠信息通信技术的融合应用，把全要素数

字化转型作为重要推动力[2]。在如今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在继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

运动规律”的基础上，有了新的突破。它既遵循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一

基本规律，又通过构建基于数据的新型生产关系，打破了传统生产关系的局限。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

在时代发展中相互耦合，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还可以更好地起到推动生产要

素的创新性配置，促进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等方面的作用。它们成为了推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力

量，对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要素维度分析：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资料”的哲学属性 

2.1. 数据要素的“非排他性”与马克思“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思想的关联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一种核心的生产要素，它的“非排他性”特点和马克思生产资料“共

同占有”思想有很深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强调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是指生产资料不应

被少数人垄断，而应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拥有和管理，从而实现资源的公平分配和高效利用。在传统工

业社会中，生产资料主要指土地、工厂、机器等有形资源，这些资源具有排他性，即一旦被某个人或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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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占有，其他人便无法同时使用。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资料，其特性与

传统的物质资源截然不同。数据的“非排他性”是其核心特征之一，它可以做到被无限复制与分享，不

易造成资源枯竭。这一属性突破了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传统模式的限制，为生产资料社会共有的实现提

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强调：生产资料私有制是社会不平等与阶级剥削产生的根源。

在他看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有在生产资料社会共有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得以实现[3]。数字经济时代实

现了数据共享与流通，能够促进资源优化配置、降低资源浪费，符合马克思生产资料的社会共有思想。

然而，尽管数据的非排他性为共同占有提供了可能性，但在实际中仍面临挑战。数据的所有权、隐私保

护以及利益分配等问题需要得到妥善解决。例如，个人数据的收集和使用涉及隐私权，如何在共同占有

与个人权益之间取得平衡是一个重要课题。此外，数据的商业化利用也带来了利益分配的不平等，如何

实现数据的公平共享仍需探索。 

2.2. 数字劳动的二重性：创造性劳动与异化风险并存 

数字劳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表现为创造性劳动，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劳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

意愿和能力选择工作，不用受到传统雇佣关系的束缚。这种灵活性和个性化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创新

机会，有助于激发个体的创新潜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它也存在着异化风险。在数字

经济条件下劳动过程的一大特点就是“标准雇佣关系逐渐走向解体”[4]，平台载体具有竞争性高、监视

性高、分散性高、稳定性低的“三高一低”特征[5]，也有学者直言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或资本化直

接导致了劳动新异化[6]，数字技术“并没有终结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和剥削”[7]。这种异化现象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劳动者的工作被算法严格控制，缺乏自主性和创造性；其次，劳动者的收入和

工作机会受到平台的控制，缺乏稳定性和安全感；最后，劳动者在平台经济中的地位被动，缺乏话语权

和议价能力。 

3. 协作维度分析：数字技术对社会化大生产的重塑 

3.1. 从“工厂手工业分工”到“全球数字协作网络”的演变 

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指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靠两个主要因素来完成的：一是生产要素的变化，

二是劳动者间协作的不断加深[8]。在工业时代，生产活动大多在工厂里进行，工人们通常也就在工厂

内部相互协作。但是数字经济的来临却使这些都发生了变化，数字技术突破了地理与时间上的局限，

使生产活动能够在更加广阔而灵活的空间内进行安排。这样不但使生产更加有效，而且还能给职工带

来更多的机会。如今，生产活动能够超越国界，全球范围内的劳动者能够在互联网以及多种数字平台

上进行即时沟通，协作，分享知识和技能，从而更好地配置资源。而数字技术的发展也导致生产方式

的改革。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运用，能够使生产过程智能化、自动化，从而可以更好地提高生产

效率和质量。 

3.2. “新质生产力 + 数字化”有助于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新质生产力通过数字化手段渗透于人才要素，有利于推动其与以数据要素为核心代表的新型生产

要素有机结合，促进中低技能劳动主体数字意识和数据要素向更加综合和复合型特征劳动者转变[9]。
数字平台正把全球劳动力与资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为建构马克思所描述的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奠

定了初步框架。在这一框架下，劳动者可以依据自身兴趣与专业技能进行择业，突破传统雇佣模式。

这一灵活性大大加强了工人的自主性，让工人自己组织生产活动、自我管理、个人成长。另外，数字

平台带来全新协作方式，有利于知识共享与技能扩散，为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带来新契机，并从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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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彰显价值。 

4. 矛盾分析：数字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的辩证关系 

4.1. 生产力跃迁的积极面 

4.1.1. 数据要素的倍增效应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经成为核心的生产要素。数据要素的复用性特征使价值创造呈现指数

级倍增效应[10]。它的倍增效应已表现于许多领域。在农业领域，精准农业技术应用显著提高全要素

生产率。例如，传感器与物联网技术可以对土壤湿度，温度以及作物生长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并通

过数据分析对灌溉与施肥策略进行优化，降低了资源的浪费，提升了作物的产量与品质。并且该数

据驱动农业生产模式在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也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达成。在制造业领域，

工业 4.0 崛起使生产过程更加智能化、自动化。数据分析与机器学习算法实现了生产设备的自我优

化、生产效率的提升以及产品质量的改善等等，这些数字化应用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还增强了企

业的市场竞争力。 

4.1.2. 智能工具对人机协作的解放 
马克思明确阐述：“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怎样，劳动者和生产要素始终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

就必须使他们结合起来”[11]。数字经济发展促使智能工具得到广泛运用，它们极大地释放人机协作潜能。

以人工智能为背景，AI 技术的运用有潜力取代许多重复性的脑力工作，例如数据的分析和文档的审核，

这使得工作者可以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集中在创新和策略性的任务上。该技术替代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

时也有利于促进劳动者工作满意度和职业发展。以医疗领域为例，智能诊断系统借助对海量医疗数据的

分析来帮助医生诊断疾病并制定治疗方案。该智能工具在使用过程中，既能提高诊断准确性与效率，又

能帮助缓解医疗资源紧张问题。另外在教育领域中，个性化学习平台可以通过对学生学习数据进行分析，

为学生提供定制化学习资源与教学策略，促进教育质量与效率等方面。这些都说明了智能工具在推动人

机协作和行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4.2. 生产关系的新挑战 

4.2.1. 数据垄断与“数字鸿沟”加剧阶级分化 
数字经济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也对生产关系提出了若干新的挑战，数据垄断、数字鸿沟等问题

表现得尤为明显。数据这一宝贵的资源为数字经济中的企业提供竞争优势。但是集中的数据可能导致垄

断现象，若是少数几家大科技公司掌握着绝大部分数据资源的话，不仅加剧了社会阶级分化，甚至给市

场竞争带来负面影响。同时，越来越多的“数字鸿沟”现象凸显。在数字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各区域，

各人群在技术获取，应用能力，数字素养等方面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差异。这一差距既制约了弱势群体发

展机遇，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现象。 

4.2.2. 算法霸权下的劳动异化 
数字经济时代算法重塑劳动关系同样是不容忽视的话题。许多传统的管理决策，如人力资源管理和

任务分派，正在被算法所替代。这种基于算法的管理方式在促进效率的同时，也会带来劳动者异化的问

题。尤其是零工经济条件下，劳动者往往面临着工作与收入的不稳定性，其工作安排与收入水平直接受

算法影响。零工经济条件下的“去技能化等”问题表现得尤其明显。很多平台企业为了追求效率、降低

成本，把繁杂的工作简化成非专业人士同样可以胜任的简单工作。这一趋势在弱化劳动者专业技能与职

业发展机会的同时，也会造成劳动力市场上技能总体水平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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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践向度：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的中国路径 

5.1. 构建数据要素市场化机制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经成为核心的生产要素，其价值和潜力正在被逐步认识和挖掘。在这一背

景下，中国为推动数据要素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围绕数据的确权、流通与定价，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致力构建数据要素市场化机制。首先，为了确立数据的产权，近些年，《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

护法》以及其他一系列的法律和法规已经开始陆续实施。这些法律确保了数据活动在合法和合规的前提

下有条不紊地进行，使得数据的所有者可以放心地持有和利用这些数据，从而为数据的市场化分配提供

了坚实的法律支撑。接下来，中国的政府正在积极地起到指导的角色，强烈推动政府各部门和公共事业

单位向公众开放非敏感的数据资源，以便让那些原本可能被忽视的数据资源能在更为宽广的领域中施展

其价值。除了这些，中国也在积极地尝试创建数据交易平台，以便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数据的合理定价

和高效分配。 

5.2. 培育“数字工匠”与复合型劳动者 

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潮流，我国积极打造“数字工匠”，培养复合型人才。此举对促进中国经济数

字化转型、增强整体竞争力起到关键作用。在职业教育中，由政府指导高校增加了大数据分析、人工智

能应用和云计算技术等数字技能密切相关的专业课程，这几门课要求既要重视理论知识，又需要突出实

践操作。同时为助力在职人员应对数字化转型，积极促进终身技能培训。在高等教育中，鼓励高校与企

业协同培养跨学科背景复合型人才。以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为抓手，强化高校和企业在人才培养上的合

作，从而培养出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另外，强化全民数字素养教育也是不容忽视的。通过

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数字素养教育活动，来缩小数字鸿沟，让数字技术惠及全民。 

5.3. 制定技术伦理规则 

在数字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中国非常重视技术伦理，特别关注如何避免技术垄断侵犯劳动价值。

借用马克思对“机器论的片断”的精辟论述，技术进步应该是为人类全面发展服务的，不应该堕落为资

本增值的载体。对此，中国对技术垄断采取立法和监管并举战略。从立法层面上看，中国继续加强反垄

断法律的建设，并明确增加了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排除限制竞争的惩罚力度，从而保障了市场竞争的

公平环境和劳动者权益免受侵犯。从监管引导上看，我国积极促进技术创新和社会责任的融合。激励企

业注重社会价值与劳动者福祉，同时谋求经济效益。一方面刺激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以促进技术创新；另

一方面也需要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以有效维护劳动者的权益。 

5.4. 建立数字劳动权益保障体系 

为保障数字劳动者权益，我国正积极建设数字劳动权益综合保障制度。该制度涉及完善劳动法规，

促进算法透明立法，构建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等方面。在完善劳动法规方面，中国正在努力厘清数字劳动

者权利义务关系。在平台经济、远程办公等新就业形态下，传统劳动法规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需要。为

此，中国正着手修改《劳动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明确数字劳动者在工作时间，休息休假以及社会

保险方面的权利与利益，强化对上述新的就业形态进行规制。在算法透明立法方面，中国正致力于限制

算法可能给劳动者权益带来的不正当影响。比如通过让企业披露算法规则、决策逻辑等信息，由第三方

进行评价与监管，以保护劳动者免受算法歧视和不公平待遇的影响。在劳动争议解决机制方面，中国正

努力构建一个多样化的解决方案，涵盖了调解、仲裁以及诉讼等众多途径，并在此过程中增强了劳动监

督和执法的力度，以确保劳动争议得到及时解决，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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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创新制度协同 

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东数西算”工程，该工程通过优化算力资源配置来促进生产力发展空间均衡布

局，实现东西部地区的协同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

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2]。算力作为数字时代的生产资料，其空间布局调整反

映了社会生产关系在数字经济中的适应性变革。“东数西算”工程对于优化资源配置具有深远意义，该

工程的核心是对数据中心的地理位置进行优化，巧妙地将数据中心从资源稀缺、环境压力较大的东部地

区迁移到资源丰富、环境承载力更强的西部地区。这种迁移不仅可以显著减轻东部地区的能源和环境负

担，还能充分利用西部地区丰富的能源和土地资源，为西部地区吸引更多的人才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这样的布局调整不仅促进了资源的高效使用，同时也推动了东西部区域之间的经济均衡增长。 

5.6.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数字经济的融合 

中国正在积极探索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数字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这一融合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

服务提升以及政府数字化转型等多个方面。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国政府利用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

事的优势，大力推进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在公共服务领域，

中国政府通过“互联网 + 政务服务”战略，建设电子政务平台和优化政务服务流程，有效提高政府服务的效

率和质量。此举既可以便利了企业和民众，也为政府治理现代化注入了新活力。在政府数字化转型方面，中

国政府积极实施“放管服”改革，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措施，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6. 结论 

在数字化浪潮中，新质生产力和数字经济相结合，正在重塑经济风貌。这一整合加快了信息流通、

减少了交易成本、使资源配置更有效率，给各行业都带来了革命性变化。数字经济的繁荣发展不仅可以

给传统产业带来新的生机，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而且还能给新兴产业提供生长的沃土。在这一进

程中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与资本和劳动力并驾齐驱，成为拉动经济的新动力。在数字基础设施日

臻完善的背景下，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全球竞争新高地并引领新的产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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